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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年道行不及愛

兩個月前，在一個充滿著狐狸騷味的房間，隨處可見一對郎才女貌的情侶合照。「快躲開﹗」一道女
聲叫道，一道銀光閃過。男人臉上多了條觸目驚心的傷口，傷口破壞了他在照片上的英俊瀟灑，他憤
怒的神情亦取代了穩重的表情，受了傷的他仍然堅定地站在絕色美人的身前，保護著她。
他憤怒地問道「你們為甚麼要趕盡殺絕？」

聞言的七位驅魔小隊隊員，只有林書桐有所動容，其餘的人依然無動於衷，手上的武器仍然指著他們
。
「隊長，妖物已經無力再戰，是不是......」林書桐問道。
「隊長，不可」趙嘉琪說。
「但是那男人不是妖魔之流」還沒等書桐說完，面前的男人，不顧一切向小隊撲去。
「嗒嗒嗒」的槍聲此起彼落，男人的身子被打的粉碎，只留下了一聲「小狐，快跑！」

眼見愛人死於眼前的狐妖並沒有藉此逃走。悲痛的神情依然掩蓋不住她傾國傾城之顏，傷心欲絕的她
脫下了紫色的絲質上衣，露出了她凝如羊脂的肌膚。使她的絕色及媚術在不知不覺間迷倒驅魔小隊的
男隊員，連女隊員也沉迷其中。在山峰之下的平原處，有一顆綠色的妖丹慢慢浮出。
狐妖帶著怨恨地說「以我千年道行化為塵土，詛咒你們永生永世無伴終老。」
妖丹燃起了粉紫色的火焰，燒出了灰塵，被驅魔小隊的人吸入其中。這時，他們才清醒過來，在最後
一刻，妖丹化成七道火焰向他們射去，狐妖亦隨之化成塵土。
「小心」隊長一下把趙嘉琪護在懷中，林書桐被火焰擊中腦袋，在昏迷前一刻，看到隊長背部被兩道
火焰擊中。

任務後數天，書桐在醫院奇蹟般的速度醒來，身邊只有一個道士打扮的老人，
「臭老頭，那天發生了甚麼事」，老道把一張名單給我。
名單上是驅魔第七小隊的人，五個紅色「死亡」印在上面，只剩下林書桐和趙嘉琪，書桐望著名單沉
默許久。
「老頭，究竟甚麼是妖，甚麼是惡？」
「老頭，為什麼他們願意為了別人而犧牲？」
老道輕輕一嘆「這些都要靠你自己去尋找，對於每人，都有只屬於他的答案。」

「嘟嘟」手機響了，打斷了書桐的回憶，收拾好情緒，一看原來是東區法師聊天群傳來訊息，她打開
聊天群，陳老師發出【東區天主教學校出現了大量妖物聚集，參加者還尚欠兩人】的訊息。書桐想著
反正退出了驅魔小隊，也沒有特別的事做，【茅山 林書桐】發出去，同時，「正道門
葉藍」的訊息也出現，剛好齊人了。
【天主教學校四人除妖隊】欣欣已經添加了你，書桐心想速度真快，而且是四人，還想著只有兩人。
【大家好啊，我是茅山的林書桐。】
【你好啊，聽名字就知道是漂亮的女孩，我是無極門的陳子銳。】
【歡迎，我是天音門的張欣欣。】
【你好，我是正道門的葉藍。】
【我們約個時間出來碰面好不好】陳子銳問。
【好啊，就約在明天中午東區車站的咖啡廳吧】書桐回覆。



#2 有緣千里來相遇

東區車站是一個繁華的商業區，附近的都是些大商場，車站也是興建在太古廣場的地下層，一出車站
後就是琳瑯滿目的商鋪，連鎖食店、服飾店和化妝品店，雖數量繁多，卻有點單調，就像這個東城的
除妖界。
書桐走進約定的咖啡店，是一間昏暗的燈光，牆上是四幅代表權杖、金錢、聖杯和寶劍的壁畫，書桐
找了一個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檯上是一張藍色和印有生命之樹的檯布，與她一身粉紅色改成道服的小
洋裝，顯得格格不入。果然，這個突兀的可愛姑娘一眼就被到來的男子認出。

男子淡淡地說「你好，我是葉藍，你應該就是茅山的林書桐吧。」

「對啊」書桐打量著眼前的男子時回應道。

一身素色的衣服，帶著一幅黑色粗框眼鏡，就是一幅書蟲的打扮，葉藍坐下後把手中的書放在檯上。
「果然」書桐心想，望了眼檯上的《道德經》再說道「你們正道門是不是都是一群書呆子」葉藍依然
是那冷淡的語氣回應道「讀書能悟天下理。」

「你們在談論甚麼」一聲爽朗的聲音，伴隨著笑聲打斷了對話，書桐眼看來人身穿灰色短袖牛仔褲的
男子，想來是陳子銳了。果不其然，從陳子銳的自我介紹中得知，他是從南區剛剛搬來的，對東區不
是太熟識，所以問了一些關於東區的事情，正當葉藍想解答時……

「抱歉，我來晚了」一把怯生的女聲件隨著歉意傳來「我是天音教的張欣欣」，來人是位扎著雙馬尾
，穿著白色修道士長袍的矮小少女。陳子銳急不及待讓她坐下並說「快說說東區風土人情」，葉藍用
那毫無聲調的聲音說：「你是知道的，清綠城分為東、南、西和北區，四區的盡頭就是西區的修仙台
和另外三區的死海……」

「東區大致分為本區、舊城區和大大小小的離島，本區包含了東區最發達的九成以上的領域，而舊城
區則是主要是販賣奇珍異寶的地方，類似黑市的概念。至於為什麼會有聊天群的出現，源至兩年前一
場大戰，各門各派道行高深之輩，一夜之間傷亡慘重，所以科技驅魔會把各門派收入旗下，門派之名
亦只用作區分修道之法。所以現在東區眼看是四花八門，其實所有法師都隸屬於科技驅魔會，而科技
驅魔會的旗下分有十二隊驅魔小隊和我們這些不在編制的法師。但亦因如此，東區亦不像別區有正邪
門派之分，只有種族之別，把仙、人、妖、魔分為四等，以仙為至上，魔為至下，妖尚且可教化，但
逢魔必除，當然於我而言，不除妖魔，難成正道。沒有了門派，不在編制的法師只好在聊天群互相聯
繫。」

「哇，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背書機」書桐打趣道。

陳子銳聽後說道「感謝葉兄，看來東區與南區是截然不同，我需要時間去消化。」

「那你們知不知兩年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欣欣興奮地問道。

「不清楚，知道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避世不出，根本沒有一丁點消息漏出」葉藍道「好了，我們該談正
事了。」

「對對，除妖之事如何應對？」書桐急忙道。



陳子銳提議「要不要先把大家的能力說說？」

「好」書桐附和道「那由我先開始，我是使用符咒和這把」書桐說完就拿出背包裡的桃木劍。

「我可以利用八支旗子設立一種保護和一種圍困的陣法」葉藍緊接著說，看了眼桃木劍補充道「另外
懂一點劍法。」

「我只懂一些催眠之法」欣欣說完後拿出背包的笛子「用這個吹出樂章，使妖昏睡不醒，妖力愈強，
受的影響愈大。」

「終於到我了，我用的是大開大合的刀法」陳子銳興奮地說。

經過一陣討論，以葉藍和陳子銳打頭陣，書桐和欣欣在後掩護為結論，並且把時間約在了今天晚上後
，眾人就此散去。



#3 我在光輝你在冥

清綠城的夜晚熱鬧繁華，書桐因為收到一則短訊，來到一條昏暗的小巷子。

突然，感覺身後有一道勁風，連忙向旁邊一閃，轉頭一看，是一個身穿軍服的女子，面貌被黑暗遮掩
。

「來得真慢，不過身手有所增長」女子見書桐來到冷冷地說「小隊就剩我和你，你不要太輕易就死了
。」說完後就把手中的長袋丟給了書桐。書桐連忙接著長袋，打開一看，原來是在驅魔小隊時配發的
武器。

對於女子不顧規矩，專程送來裝備，書桐只能以九十度鞠躬，重重地道謝。女子也沒多說甚麼，轉頭
就走，很快就融入漆黑的夜裡，消失不見。書桐看著長袋想到了剛剛進隊的時候。

那時書桐剛剛從老頭那學了一年的道術，也許她天資過人，一年時間，已經把茅山的的基本法術學完
了，雖然可能是經驗的原因，大部分也未能在實戰中施展出來，但老頭眼看反正沒甚麼可以傳授她，
便把她丟到驅魔小隊去磨練。但是萬萬沒想到，原本想在驅魔小隊磨練茅山法術，因緣際會，在這裡
第一次接觸這名為『槍』的東西，還沉迷了，結果，法術不進反退。

就在此時，「叮鈴鈴」手機的鬧鐘響了，打斷了回憶，急急腳地離開。

穿過一條條燈火通明的街道，來到了一處與外面街道截然不同的地方。這裡的路燈一閃一閃，彷彿隨
時就會熄滅，走在昏暗狹窄的街道與人喘不過氣，沿路四周的樹木也是干枯焦黄，了無生氣，難免讓
人神經繃緊。

腳下傳來一聲「咔啦啦啦」，書桐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包開了的貓糧，她心裡在想這處了無人煙的地
方，居然還有人在這喂流浪貓，想著想著，感到有哪裡不對勁，卻想不通，便隨手把貓糧丟進背包裡
。

 



#4 提刀勇闖妖氣地

隱約中看見眼前一座長方形的建築物，剝落的外牆還有一個殘舊的十字架，有一道已經鏽跡斑斑的鐵
門，無一不再說明是一間已經廢棄多時的學校。

「抱歉，來晚了」書桐帶有歉意地說。

「無所謂啦」陳子銳笑嘿嘿地說。

書桐看他們的裝扮與咖啡廳時差不多，欣欣依然拿著她那支綠色的玉笛，而葉藍和陳子銳也只是手中
多了把劍和刀。

「這裡的妖光衝天，我們直接破了結界進去？」葉藍問道。

欣欣一臉擔憂地說「可是，這樣的話就要速戰速決了，不然怕會招來更強大的妖」。

「鏗鏘」陳子銳一刀把鎖劈開道「怕甚麼，這些小妖，我們輕鬆收拾。」

學校的環境瞬間變得綠霧瀰漫，一陣腥風撲面，原本空盪盪的操場，現在都是一雙雙綠幽幽的眼睛，
齊刷刷地盯著四人看。這時書桐才想通剛剛貓糧的問題，心裡想「那有人開貓糧是開三個裂口，原來
是貓妖」。

葉藍和陳子銳提起武器件隨著幽幽笛聲向前衝，葉藍不知何時手中多了數支旗子，但是一面迎敵，一
面插旗，使他手忙腳亂，書桐眼見及此，便衝上前幫忙，讓葉藍可以騰出手。這時，開始有貓妖慢慢
地昏倒，這時，書桐卻突然恍神，一隻利爪迎面而來，即將劃破她的臉龐時，藍光一閃，貓妖被拍飛
出去。

「小心點你那可愛的臉被毀」葉藍輕輕地說。

書桐來不及回應，葉藍便跑到對角插下旗子，一道藍色結界被築起。

這時，書桐才看向陳子銳的方向，陳子銳的移動伴隨著黑色旋風，沿路上的貓妖被卷到空中，直到他
衝進大堂，貓妖們紛紛從空中摔成肉醬。「呃」，笛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陣嘔吐聲，書桐看見
欣欣在狂嘔不止，又看向葉藍，只見他的臉面蒼白。笛聲雖然停了，幸好，貓妖們也昏了過去。

就在書桐扶著一臉蒼白的欣欣等待葉藍收回旗子時，看見在樓梯轉角位有一位打著雨傘的人影，不過
眨眼就不見了。

「抱歉抱歉，用力過猛」陳子銳一臉尷尬撓著頭說。

「算了吧，下次麻煩注意點」書桐冷冷地說，而欣欣則不理會他，把臉轉開。

等到葉藍回來，他們便上一層前進。

到了學校的一樓，伸手不見五指，書桐拿出符唸道「焚符咒」，總算在漆黑一片的環境中帶來一點光
明，但只能隱約見到一是條直直的走廊。他們四人，以書桐拿著焚符帶頭，隨後的是葉藍、欣欣和陳



子銳，緩慢地向前走，經過了數個課室的門，他們想開時，發現都上鎖了，而門外均有一個空櫃。

「呼呼」的風聲把櫃門吹得「轟轟」地開合，他們總算到了走廊的盡頭，書桐抬頭一看，「是電制房
，而且沒有上鎖」興奮地說。「啪嚓」一聲，走廊瞬間燈火通明，這時，他們才發現陳子銳不見了。

「陳子銳，你在哪」他們小聲地喊道，還把數間課室都強行爆開，但只看見一片廢墟，仍然不見陳子
銳的身影。

「不對，那個課室是不是少了個櫃」書桐望向第一間課室說。

「對，剛剛經過時還在的」葉藍思索後肯定地說。

「怎麼辦，我們時間有限，可是也不能丟下他」欣欣擔憂地說。

葉藍想了想就「先不管他了，把大妖捉了，還不怕找不到他嗎。」

由於時間緊迫，他們也不浪費時間，馬上衝到二樓。



#5 幽幽藍光見飛貓

一出樓梯口，眼前黑影一閃而過，書桐的衣服便被劃破，只能嗅到一陣腥味，緊接著，又一道黑影飛
過，欣欣的衣服被劃破，白雪般的肌膚出現三道鮮紅色、冒著綠煙的血痕，她馬上隨之頭昏眼花，倒
在地上。

葉藍眼見及此，為免再受襲擊，馬上佈下陣法。在幽幽藍光的陣法內，書桐從背包拿出了袪邪符，貼
在欣欣的傷口上，傷口處傳來一陣「沙沙」聲。

「這道符是防止傷口被妖氣侵蝕，忍著點」書桐看向滿頭大汗的欣欣說，而葉藍在一旁警戒，但是黑
影再也沒有出現。

「看來黑影是感受到我們的氣息才出來」書桐說道。

「應該是，而這個陣法把我們的氣息隱藏了，所以黑影就沒出現。」葉藍認同道。

「但是，時間緊迫，我們也不能無休止地停。對了……」書桐想了想說道，然後從背包處拿出了先前
撿到的貓糧，把貓糧放在陣法外。

過了一會，兩道黑影靜悄悄地出現，左看右嗅了一段時間後才走近。原來是兩隻長了肉翅的飛貓，這
兩隻貪吃的飛貓看見四周安全，便慢慢放下警覺，大快朵颐。葉藍看見牠們稍微放鬆，捉準機會，提
著劍衝了出去，書桐緊隨其後。只見劍光一閃，「喵」的一聲，一隻飛貓被挑飛，喉嚨處有一條又直
又長的傷口，鮮紅色的血隨著拋物線噴出，飛貓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另一隻飛貓則被書桐一張休戰
符貼在身上，不能動彈之時，被施以定身咒，慢慢昏了過去。

書桐看向一身是血的葉藍，帶點激動地說「不用處處下死手吧。」

「手下留情，死的可能就是我們」葉藍淡淡地回應道。

面對葉藍的答案，書桐無以反駁，只能小聲嘟嘟「妖魔也是生命啊。」

這時，欣欣稍微清醒過來，葉藍連忙收了陣旗說「我們時間緊迫，不要再這討論無意義的東西」後，
上了三層，書桐只好扶著欣欣隨之上去。



#6 輕柔笛聲在耳邊

有了先前的經歷，書桐他們小心翼翼地上到三層後，發現三層只是一條長廊，除此之外，甚麼都沒有
。他們打起十二分精神地向盡頭的下個樓梯口前進，當走到一半時，書桐雖然可以看見兩道黑影飛過
，但是，亦只能勉強護著旁邊的欣欣，而她自己的左臂和右腿則難以幸免，只見纖纖玉手和白皙美腿
頓時多了條顯眼的血痕，衣服和裙子也被鮮血染成紅色。這時，葉藍連忙把陣旗插在地上，可惜未能
及時把牠們困在其中。在陣法內，書桐迅速把袪邪符從背包拿出來，貼在傷口上，熟識的「沙沙」聲
再度響起。

「我們不是把牠們留在了上層了嗎？」書桐連忙問道。

「所以才說不要手下留情」葉藍滿頭大汗地說，看來維持陣法對他的消耗不少。

「如何是好，貓糧也沒有帶上來啊」

「嗯……」葉藍想了想，回應道「以身為餌吧」，還沒等書桐回應，他便自己一人走出陣法。

葉藍出了陣法後，黑影便伴隨著「呼呼」的風聲，不停飛來飛去。每次的風聲都會在葉藍身上劃出破
痕，幸好的是，葉藍有所防備，沒有出現大傷口。

葉藍本想藉著飛貓攻擊時，利用陣法把牠們困起來，只是沒想到，飛貓的速度太快，他的身手只能極
其勉強才跟上，防守已經是極限，慢慢地衣服已經破損得不能掩蓋他健碩的身材。

而書桐看著葉藍身上的傷痕，心裡想著這樣下去，葉藍遲早會不支倒地。就在葉藍的盲點被擊中時，
書桐提起桃木劍衝上前，「啪砰」一聲，飛貓被擋飛回去，桃木劍上出現了一道難以察覺的細微的裂
痕。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身上開始出現小傷口，而且愈來愈多。突然，「啪砰」一聲巨響，葉藍被撞飛
出去。剛好，倒地時葉藍把新陣法展開，把其中一隻飛貓困在其中。書桐眼見成功，即刻把倒地的葉
藍拖回舊陣法，看見大家身上眾多的小傷口。

「給你」書桐拿著袪邪符給葉藍。

被葉藍婉拒，看見他可以自己打坐，逼出妖氣後，便把符貼在自己身上。

就在他們打坐回復時，另一隻飛貓也來到新陣法外徘徊，「喵喵」聲地叫喚。書桐眼見及此，便看向
葉藍。

「怎麼辦，難不成一劍殺了？」

「不然呢，你有更好的方法？」「手下留情的後果你是知道的。」

就在這時，一道火光從欣欣的身上亮起，原來是妖氣清除後，袪邪符也自行燃燒起來。欣欣總算徹底
清醒過來。

「你醒了就好，你有辦法令牠們昏過去嗎？」書桐看著欣欣問。



「我…應該可以把牠們催眠過去的」欣欣連忙回應。

說完後，便把笛吹了起來，在徐徐的笛聲下，外面的兩隻飛貓漸漸昏倒。這時，書桐才看清楚，飛貓
身上既沒有被葉藍劃破的傷口，也沒有她施法後，殘留的法力，想來這是不同的兩隻飛貓。

等待葉藍打坐完後，他們走到了下一個樓梯口。在這裡，他們看到一個打著青色雨傘的女孩，背對著
站在那裡。突然，女孩回頭，隱約看到臉上有貓鬍鬚的可愛女孩，只見她的雨傘向他們一揮，把視線
擋住後，反應過來時，欣欣和女孩都不見了，書桐連忙拖著葉藍向上一層追。



#7 紅顏怒召五色雷

書桐一出樓梯，迎面而來的是一隻巨大貓爪，葉藍連忙把沒有反應過來的她拉後拉，站在樓梯梯階的
他們卻看不見巨爪的蹤影，彷彿剛剛只是幻覺，書桐慢慢地走出去，迎接她的是一張被放大了的貓臉
。書桐連忙躲回去後，再次揮著桃木劍走出去。

這次總算沒有迎面碰著甚麼，葉藍和書桐站在樓梯口看向不遠處，原來是一隻體形如虎的貓。虎貓看
見他們後，氣勢如虹地向他們跑來，葉藍連忙把陣旗插在地上。只是沒想到，虎貓一下就把陣法拍出
了裂痕，葉藍和書桐對望無言。裂痕隨著虎貓攻擊愈來愈多，就在陣法破碎一刻，葉藍提著劍向牠衝
去，一人一貓，爪光劍影，有來有往。「砰」一聲巨響，只見虎貓被巨大沖擊力撞飛，直到撞上樓梯
的一道綠色結界才停下來，身上有數個槍洞。葉藍看向書桐，她正提著散彈槍，槍口冒著白煙。

「吼」虎貓發出一聲憤怒的咆哮，沒想到散彈槍對牠的作用甚微，反而激起了牠野獸的天性。虎貓怒
氣沖沖地向他們衝撞，他們一下子被撞倒在地，不能動彈，只能干瞪著眼，望住牠的巨爪向她拍來，
心裡默默祈禱「老天爺，我還不想死啊。」

就在這時，葉藍頂著眩暈，連忙擋在書桐身前，用劍把虎貓的巨爪擋著，巨力使他不由得向下一跪。

「啪嚓」，葉藍的劍承受不了巨力，斷成兩截，而他亦被巨爪在胸前劃出一條觸目驚心的傷口，冒著
綠煙，鮮血噴滿一地。這時，書桐才從驚呆中醒來，看見葉藍的慘況，情急下拿起了桃木劍，使出一
道五雷術。

「轟隆轟隆」伴隨著雷響，虎貓的頭上出現一團五色雲，順著橙、黃、紅、綠和紫的次序，五種顏色
的天雷向虎貓劈去。橙雷落下，道行盡散；黃雷落下，肉體破碎；紅雷落下，鮮血蒸發；綠雷落下，
妖丹化塵；紫雷落下，魂飛魄散，從此而後，不再存在於生死冊。

隨著虎貓煙消雲散，書桐連忙把剩下的祛邪符貼在葉藍的傷口上，他亦馬上運功療傷，幸好，傷口雖
恐怖，卻沒想像中嚴重，傷口很快就停住血了，只是妖氣難除。書桐用光了祛邪符，也未能把妖氣祛
除，而葉藍亦因妖氣入體，昏了過去。

「沒辦法了，試試吧」書桐拿住最後一束祛邪符低語道。

然後把符塞到嘴裡後，親吻著葉藍，書桐頭上冒起雨點般的汗水，她忍著嘴裡被燃燒的符燒著的痛楚
，吸走葉藍身上的妖氣。隨著書桐吸入妖氣時，她的眼睛不知不覺地轉為紫色，直到葉藍的妖氣被吸
盡才變回原樣。

對於這個方法，書桐也沒想到有用，在旁邊吐了吐嘴中的灰後，靜靜地調息等昏迷的葉藍，過了一會
葉藍就醒了，看起來除了面色蒼白，已無大礙。

「妖氣是如何清光的」葉藍虛弱地問書桐。

書桐隨意找個理由推塘過去，為了躲避問題，連忙找個藉口拖著他上了一層。



#8 身旁友人不再單

在這一層，書桐和葉藍終於找到了欣欣，也不算找到，他們剛到這層就看見欣欣拖著一位靈氣動人、
打著青色雨傘的少女，只是眼神間帶點妖邪之氣。

「總算找到你了，你沒事吧」書桐看著欣欣哭腫了的眼，緊張地問。

「沒事，她也沒有傷害我」欣欣帶點哭腔回應道「你們能不能放過她。」

「哼，他們聯手也不見得打得過我，何況已經傷了一個」旁邊的少女躍躍欲試地說道。

欣欣連忙拉著她，護在身後，不讓她上前。

「不行，妖就是妖，只有死了，才可以不進鎖妖塔」葉藍虛弱地說。

少女聽到後，怒氣沖天，甩開了欣欣的手，一個彎腰衝撞，速度之快，力量之大，葉藍還沒反應過來
就被撞飛，吐出鮮血。書桐沒辦法，只好拿出散彈槍，逼退少女，少女一個加速，書桐就反應不來，
被她貼了身，書桐只能防守，沒有反擊的能力。突然，「砰」一聲，少女被書桐捉到破綻，一槍把她
擊飛，少女才停下了進攻。這時，葉藍捉緊機會，連忙一手劍指向少女後背打去，沒想到，欣欣替少
女硬接了下來。

「噗」欣欣一口鮮血噴出，少女馬上一爪逼退了葉藍，扶著欣欣。

「你不要死啊」少女流著眼淚，沙啞地說道。她身上的黑珠子也慢慢變回白色，一縷黑煙悄悄離去。

欣欣摸了摸她的頭，安慰地道「小傷而已，沒事的」，但很快就昏了過去。

正當他們手足無措時，失蹤多時的陳子銳出現了。

「哇，我才不見一會，你們就傷的傷，殘的殘了」陳子銳笑道「這可愛的美人是誰？」

葉藍基於內疚默不作聲，書桐隨意地說「別那麼多廢話，欣欣受傷了，你有沒有辦法？」

「有啊，我懂點醫術」，陳子銳的回應使眾人燃起了希望，沒想到，書桐不抱希望的一問，帶來了希
望。

突然，陳子銳偷襲葉藍，把他打暈。

「你…」書桐還未說就被陳子銳打斷。

「你甚麼你，他也沒好到那裡去，昏了對他更好」陳子銳說道。然後，就把自己的雙眼蒙住，讓少女
把欣欣的上衣拉開，露出了她大片美白如玉的肌膚，只剩下內衣遮掩，在這片令人垂涎的肌膚上，有
一個鮮紅色的血洞。陳子銳的手亮起了白光，按在她的傷口上。

「好了」陳子銳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地說。



沒過多久，欣欣就醒了過來。

「謝謝你」欣欣虛弱地說。

「醒來就好」陳子銳回應道「你們先走吧。」

書桐也表示同意，少女就扶著欣欣離去。

陳子銳看完地上昏迷的葉藍，對書桐說先把他帶回去治療後，讓她留下收拾，也離開了。

四人一起來，沒想到，只剩下自己，書桐想到這裡不由得觸境傷情，幸好的是，這次其他人不是魂歸
地府。書桐迅速地把其他妖也驅趕走，不要在此逗留。而她忙完後，天邊的太陽也悄悄出來了，她拖
著疲倦的身體趕緊回家梳洗後，倒頭就睡了。



#9 夢中輪迴千百次

一個月後，書桐經常在睡夢中迷迷糊糊地看見自己身在一座寺廟，四周都是僧人的屍體，而她正在被
十八位僧人圍成的陣法困著，帶頭的是位布衣僧人。

「阿彌陀佛，施主，要平心靜氣，控制自己」布衣僧人呵斥道，然後便一道佛印打在她的腦門上。

「啊」書桐從惡夢中驚醒「好在是場夢，那一掌下來，不死也只剩下半條命了。」

這一個月來，她不停重覆發著這個夢，每次也這樣感概，但今天不一樣的是。

「啊」她看一看鬧鐘後，再次驚叫起來「要遲到了﹗」連忙梳洗後，換上校服就跑出門了。

「鈴鈴鈴」學校的鐘聲響起。

「呼呼呼，幸好趕得上」書桐氣喘喘地唸道。

上課時，班上來了一位轉校生。

「啪啪啪，歡迎今年開始與我們一起上學的陳子銳同學」黃老師拍著手地說道。

「大家好啊，我叫陳子銳，是剛從南區轉過來的，多多指教」陳子銳說道。

「好帥啊」

「對啊」

「氣宇不凡」台下的女生因陳子銳的到來，七嘴八舌地起哄，但有一句與眾不同的聲音。

「你…終於找到你了」書桐氣得拍枱，就要破口大罵。

「哇，書桐，好久沒見，來個擁抱」陳子銳張開雙手向著她走來，然後就被黃老師一本書打在頭上才
消停下來。然後，書桐就被各種妒嫉眼神盯著，沒辦法，班上就只有她旁邊有一個空位。

書桐抓住陳子銳的手，緊張地問「找了你一個月，訊息也不回，葉藍現在如何」。

「先不要說這個，給你看段影片」陳子銳不急不緩地拿手機給她看，原來是欣欣的消息。

當時的少女，原來叫雨萱，現在轉入了欣欣的學校，和她生活在一起。

「雖然妖在平常時，難以被發現，但萬一出事就不怕被其他法師發現嗎？」書桐問。

「不用怕啦，雨萱身上有影靈珠，原本就不會露出妖氣，只是當時影靈珠不知被甚麼影響，失去了作
用。陳子銳淡定地回答。

「那葉藍呢」書桐握起拳頭問。



「他…也沒大事，放心吧」陳子銳說，但是，書桐看著他逃避的眼神就知他在說慌，然後，捉起他的
衣領。

在書桐的威脅下，陳子銳終於說出葉藍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期間需要在家泡藥，不能隨意移動，還逼
出了葉藍的地址，打定主意，放學後去探望他，這才鬆一口氣，開始關注陳子銳的到來。

就在這時，一個充滿煞氣的女子來到書桐旁邊。

「不錯啊，沒有就這樣死掉」女子冷冷地說道，然後放下一袋東西，頭也不回離開了。

「她是誰啊，好有煞氣的美人」陳子銳連忙問。



#10 人生之路早注定

書桐打開女子送來的包裹，原來一堆的子彈。

「快告訴我，她是誰啊」陳子銳又再追問。

「她是驅魔隊十二地支中的辰隊的隊長趙嘉琪」書桐不耐煩地回應。

「哦哦，那她為什麼來找你？」

「你們認識嗎？」

「她有沒有男朋友啊？」

「要不要介紹一個給她？」陳子銳一口氣問了數個問題。

面對他的問題，正好放學的鐘聲響起，書桐直接掉頭走了。

走在人跡稀少的舊城區街道，五花八門的便宜商品吸引著書桐，初初的她走到了天仙子甜品店買了一
個黑森林蛋糕，離開後又到了斜對面的雜貨店走了一圈，出來後手上拿著一把亮黑的劍，再到附近的
占卜店，一路上種滿了奇花異草。

書桐看著花紅柳綠中的假連翹，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哎」一聲，左手不小心被假連翹弄傷。「啊啊
啊」左手出現了一道粉色的線條，伴隨著劇痛，形成了一個符號紋身。這個痛楚來得快，去得快，只
剩下她氣喘喘地坐地上，滿頭大汗。

過了一會，回覆氣力的書桐從包裡拿了祛邪符貼在紋身上，卻沒有任何反應。不再理會的書桐繼續她
的行程，總算走到了一家名為占卜之星的店鋪。看著這間平平無奇的店鋪，書桐心裡卻有一絲涼意，
她硬著頭皮走了進去。

走進店裡後，看見的是一條兩旁種滿了花草的走廊，她一路走，一路看花草，天仙子、假連翹、曼陀
羅花、罌粟花和黑玫瑰。走完後，總算看到了店主。

「歡迎光臨」店主溫柔的聲音。

「我想把槍上的刻印去除」書桐看著平易近人的店主，心裡的警戒消去了一半。然後，把散彈槍放在
桌上。

店主也不廢話，把一些草草葉葉，令書桐大開眼界的魔法材料放在桌上，在銅盤裡混和後，一道火焰
沖天而起，陸陸續續又加了些草草葉葉。槍上的驅魔隊印記發出一道藍光後，黯然失色，再沒有法力
的反應。

「對了，你知這個是甚麼嗎」書桐看到假連翹，想起了紋身。

「你很快就會知道」店主一面凝重地說「過得了阻礙，擋不了因果。」



回去的路上，書桐一直在想店主的話「你和我有緣，剛剛走過是你的人生花路。始於惡意、過了巫術
，到了絕望的愛、面向兩極之花，終結於絕望。」



#11 情劫方知意中人

書桐在恍神間走到了葉藍家的樓下。

「你在這裡幹嗎？」

「啊」書桐被拍了一下肩膀，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陳子銳。

「沒甚麼，走著走著就來了這裡」書桐呆呆地回應，然後又想起了蛋糕「對了，你把這個給葉藍。」

陳子銳才不管她，直接把還在發呆的她拖到了葉藍家去。

不知道陳子銳在哪裡得到的鎖匙，直接把門打開。葉藍的家是四四方方，傢俱不多，正中間有一個大
圓桶，葉藍浸在其中。

「啪」陳子銳一下把葉藍拍醒，半醒半睡的葉藍直接站了起來，八塊腹肌、人魚線，完美的胴體被書
桐一覽無遺，「咕嚕」她吞了吞口水，直到她看到胸前猙獰的傷口才回過神，連忙把視線擰開。

「啪啪」羞憤的葉藍把氣出在陳子銳身上後，馬上把衣服穿好。

葉藍穿好衣服後，書桐尷尷尬尬地擰回來。

她把買來的黑森林蛋糕放在桌上後，又把背上的布袋放在桌上。

「哇，是蛋糕，我去拿刀」陳子銳去了廚房。

「這是買來謝謝你的禮物。」然後把布袋打開，是一把亮黑的劍，「這把劍喚作弒魔，想來你會喜歡
。」

「謝謝」葉藍看見此劍就迷上了，不加作推塘就收下了，甚至激動得抱著書桐。

「咳咳」陳子銳不識趣地打斷了他們，把蛋糕分好後「唉這裡有劍，何必要我去拿刀呢，借故把我調
走才是真的。」

葉藍和書桐正為剛剛的事害羞，聽了他的話更面紅耳赤，低頭吃蛋糕。

「對了，我有位筆友請我去離島遊玩，你們要一起嗎？」陳子銳的話舒緩了氣氛。

「好啊」書桐聽了有得玩就恢復原貌「我也沒有去過離島，但是葉藍的傷。」

「過幾天就恢復得七七八八，不用擔心」葉藍說。

「對，何況有事還有我在呢」陳子銳說。

吃完蛋糕，把事情定好後，書桐就回家了。在路上，她在符上寫了去離島的事後，把符折成紙紙鶴，
傳訊息給老道，誰叫那老頭不用電話，還要這麼麻煩。



總算回到家了，她這時才有空仔細研究她手上的紋身，又似狼又似狐的圖騰，顏色好像比初初更深了
，也許是幻覺吧，反而樣子令她想起了狐妖的詛咒，連忙拍照去問趙嘉琪後，得知她沒有這個紋身，
但會替她在驅魔隊的圖書館查一下資料。

轉眼就來到了出發的日子。

神出鬼沒的老道一早就來找書桐，給她一封被封印的信，說合適的時候就會打開。



#12 天堂之下是地獄

涼風陣陣，帶來了海邊獨有的淡淡咸味，看著茫茫大海，書桐又陷入迷茫中，店主的話語她只想通巫
術，想來是狐妖的詛咒，絕望的愛後的句子看來是還沒到，但是，惡意又是甚麼。她惚然想到了失去
了的記憶，連忙把問題寫在紙鶴上。在她不察覺下包中的信一道黃光後，封印就被解除了。

「你好啊，好久沒見」一道女聲傳來。

書桐回頭一看，居然是欣欣，我馬上發訊息問陳子銳，得來了一切沒問題的答案後就放下心來。

「哇，欣欣，好久沒見，這位就是雨萱小姐吧？」書桐說。

「對啊，你們也見過就不用介紹了吧」欣欣說。

「你們在說甚麼」熟識的爽朗聲傳來，不用看都知是陳子銳。

 

今天讓書桐吃驚的事不只如此，沒想到趙嘉琪居然也和他們在一起。雨萱看到葉藍時，就露出了一副
厭惡的臉，反而葉藍對她沒有印象，還要他們互相介紹。

「你為什麼也來了」書桐靜悄悄地問趙嘉琪。

「沒甚麼，有人邀請，順道來出任務」趙嘉琪依然是冷淡的語氣，隊長死後，她就變成了這樣。

書桐又低聲問陳子銳「葉藍和欣欣他們甚麼回事。」

陳子銳回應「我也不知甚麼回事，葉藍對雨萱沒有了任何記憶，應該說他的記憶停在了被劃破胸前的
那刻。」

「原來如此，雨萱看來是欣欣的關係而來」書桐恍然大悟道。

等了一會，終於伴隨著陳子銳一聲「出發」，一行人登上了前往離島的船。在船上，陳子銳說了這位
筆友的來歷。

陳子銳娓娓道來：「他叫印光，是那裡寺廟的主持，從他的字行間經常加入些佛說，寫過他的理想是
普渡眾生，所以我感覺他一定是位虔誠的僧人……」

聽到這，眾人不免擔心起來，導遊是位如此沉悶的人，這次旅程難道是寺廟修行營，愈想愈頭痛。隨
即就不管陳子銳，各自玩起了上來。只有書桐和趙嘉琪坐在一旁，趙嘉琪是性格使然，而書桐概是心
裡有些不安的預感，靜靜地坐在一搖一搖的船邊，看向船外的驚濤駭浪，又看向遠方的離島。

他們在船上歡樂時，烏雲密布的離島上，一位穿花襯衫的男子正在檢查旅館裡的一具同樣穿著花襯衫
的屍體，屍體被破壞得血肉模糊，像被動物撕咬過一般。



#13 世外桃源樂悠悠

一行人下了船，像是來了世外桃源，一眼望去就是水天一色的陽光與海灘，眾人不斷發出讚嘆的聲音
，而已，把一直纏繞書桐的擔任一掃而清。

這時，看見一名花襯衫的光頭男子向他們揮手，手上拿著「陳子銳一行人」的紙。

「哇，你不會就是印光吧」陳子銳打量著帶著墨鏡光頭男子，可以認出他是僧人的只有頸上和手上古
樸的佛珠。

「對啊」印光熱情地向陳子銳張開雙手，兩人互相抱了一抱。

眾人像被定身般呆站原地，直到他們二人有說有笑地走遠了，才連忙跟上。

印光把他們帶到旅館後就有事先離開一會，眾人在陳子銳的提議下，決定不浪費這個絕色的海灘，來
一個沙灘之旅。

既然有海灘，自然少不了泳衣，他們一行人雖不是絕色，但也是少見俊男美女，他們一出沙灘就吸引
了無數人的視線。葉藍的天藍色泳褲和陳子銳的鮮紅泳褲配上他們經歷過千錘百鍊的肌肉，讓在場無
數女性口水直流。

當然讓人目不轉睛的當然是四女，書桐扎起了一個馬尾，把白滑的後頸露了出來，在這裡綁了一個蝴
蝶結，把她穿粉色吊帶泳衣帶來的可愛感中，增添一點性感；趙嘉琪的美背在烏黑長髮中約隱約現，
基本款式的黑色比基尼把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表露無遺，配上她的修長玉腿，讓人如何忍受；欣欣和雨
萱穿的是比較保守的連體泳衣，款式一樣，只是欣欣是白色，雨萱是綠色的，把她們嬌小身型帶來的
可愛感爆增，讓人有不一樣、可愛動人的感覺。

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哇，這個鴨子造型的充氣艇太適合她了吧﹗」陳子銳看騎著船的欣欣，口水都快流下來。

「美女要不要替你擦防曬油」他又看向曬太陽的趙嘉琪，雙手蠢蠢欲動。

然後，被旁邊的雨萱一顆石頭丟在頭上「你太吵了，滾一邊去，別阻我睡覺。」

陳子銳想到她的火爆脾氣只好悻悻而去。但是看向另一邊的美女，彷彿又找到新目標。

書桐和葉藍在欣欣的附近泡著，就在這時，一個急流把欣欣搖得哈哈大笑。

書桐卻在小聲叫「欣欣，欣欣」但聲量太小。只見她把雙手按著胸前岌岌可危的泳衣，一臉手足無措
。雖然欣欣聽不見，但被她一旁的葉藍察覺，馬上把她抱著，為她鬆脫的繩子重新綁在後頸上。

黃昏來臨時，印光終於來了，與之而來的還有騷動，他依然穿著那件花襯衫，但露出了不差於葉藍他
們的肌肉，出現在海灘時，一群女人像瘋了一樣把他四周圍得水泄不通，足以顯示他在小島上的人氣
。



皓月高掛，陳子銳建議大家合照一張，在明月和大海的配襯下，「咔嚓」一聲後。他們才盡興而歸。
回旅館換衣服後，在附近的餐廳吃飯。

「啊」一聲尖叫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14 以貌取人險大錯

熱鬧的人群在警戒線外圍觀著，把出事的旅館圍得水泄不通。

「又一單『花襯衫的命案』。」

「對啊，聽說這次死得更慘，內臟都被拖出來。」

「不要說了，真悔氣，來遊玩都碰上這種事」看了看身上的花襯衫。

四周的人群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著，就在書桐他們在八卦時，一名調查人員走來。

「主持，這次又要麻煩你了」他向著印光恭敬地說，然後請他進去。

他向眾人說了聲「抱歉，先失陪」後也進去。

「真奇怪，出命案都關和尚事」雨萱自言自語。

「所以看來這事不單單只是普通命案了」在她旁邊的趙嘉琪說，接著就把驅魔局的證件拿出來，讓書
桐一起跟了進去。

只剩下其他人在原地面面相覷。

一間標準的套房，四周的天花牆壁都染上鮮紅色的血，屍體被蓋上了白布，還沒來得及搬走。

「有甚麼線索」趙嘉琪向印光問。

印光看見她們呆了呆，看到胸口的證件就明白了，接著回應她「死者不知道是得罪了甚麼，被開膛破
肚，內臟不見了一部分，簡單而言，就像被凶禽猛獸撕咬過一般。」

「最重要的是，屍體佈滿了怨魂獨有慘白色的死氣和綠色的妖氣」印光神色凝重地說。

趙嘉琪拿出一部探測超自然電子異象機，即是所謂的「測鬼機」，又帶上了測妖眼鏡，在房間四處探
測，但是機器完全沒有反應。

「但是這裡沒有鬼魂殘留的氣息，也沒有妖物露出馬腳的行跡」趙嘉琪看到結果也一臉凝重「莫非是
魔﹗？」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葉藍他們也沒有閒著，欣欣藉著雨萱感應同類的能力，模糊地跟到一座燈光通
明的旅館。

葉藍馬上向書桐發了訊息，給了地址，讓他們過來。

陳子銳推開旅館的大門，「歡迎光臨」一位笑容滿臉的大姐姐正站在大門後。他們尷尬地連忙把手上
的法器收起。



「嘿嘿，這裡有沒有甚麼奇怪的客人啊」陳子銳問。

「有啊，最奇怪的人就是……你們，年紀不大，拿著刀刀劍劍是幹什麼」大姐姐笑罵他們。

交流間，他們的警戒就不知不覺地放鬆，只有雨萱一直崩緊著神經，直覺告訴她，面前的並不是人。

「這位小姑娘真可愛」大姐姐邊說邊把手摸向雨萱的頭。突然，大姐姐的的容貌變得猙獰，指上長出
利爪，向雨萱的頭頂拍去。幸好，雨萱反應迅速，頭一擰，避過致命傷，被拍中肩膀，倒在地上昏迷
。

這時，其他人才反應過來，把法器拿出，但已經晚了。白煙四起，掩蓋了他們的視線，當煙霧散去時
，大姐姐已經失去蹤影，只留下燈火通明的旅館。

他們連忙把雨萱帶回旅館治療，路上遇見趕來的書桐三人，把情況告訴他們後，一起回去。

就在他們走後不久，原本燈火輝煌的旅館，一閃一閃地暗了下來。


